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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男子游泳队

一条泳道里的十一个冠军梦
○ 张晏慧   原  冰   王竞帆

20年前，这十个大男生还都是不识水性的婴儿，这位中年教练还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

子。20年后，这十一个人组成了清华大学男子游泳队，在一条训练泳道里，圆了近二十年来的北京

高校的冠军梦。

16:30，收拾东西；

16:35，骑车出发；

16:40，进入游泳馆；

16:50，换好衣服，来到泳道，热身运动；

17:00，队员到齐，开始训练，下水游十几个来回配合陆上训练；

18:30，筋疲力尽地从水里爬出来，冲澡、换衣、吃饭、骑车，半小时后等待着的还有第六大节课。

清华男子游泳队夺冠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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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整整两个学年里，清华大学男子游泳队

（以下简称男游）队长、新闻与传播学院10级的王

凯峰，每个下午的安排都大致如此。

和他一样的还有九名男游队员——11级研究生

国浩，09级本科生蔡心驰、鲁众森，10级本科生马

川，11级本科生张溯、姜朔、彭永胜、孟澄，以及

12级本科生祖国。陪在他们身边的是在清华园整整

执教20年的教练肖龙。

2012年夏天，奥运热潮刚过，大运会上传来的

喜讯就让假期里的清华人先在网上兴奋了一把。

“孟澄获得男子甲组50米仰泳金牌并达到国家

健将级运动员的标准，姜朔获得男子甲组400米混

合泳银牌，王凯峰获得男子甲组50米蛙泳决赛铜

牌，清华男子游泳队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最外行的观众都能看懂的骄人成绩，当然

还有内行更加关注的——北京市拿到大运会男子游

泳甲组参赛资格的共有14人，清华男游占了7个；7

名队员参加了17个项目，每个人都取得了前八的成

绩；而达到了国家健将级别的孟澄在此前甚至连专

业队员都不是，只是个数学系的普通本科生。

而属于清华男游的秘密是，这是他们十一个

人——包括教练肖龙在内——追寻了近二十年的

一个梦。

“心里憋的那口气终于出来了”
在收获大运会团体金牌这份殊荣前，男游队员

心中的金牌梦已经埋藏了很久。

早在6月9日的北京市高校游泳比赛上，主场

作战的优势加上共同的斗志，让这十个队员在全部

十五个项目中，包揽了七金、三银、六铜，并勇夺

北京高校游泳男团冠军，这也是时隔十八年之后，

清华男游重新问鼎北京市高校冠军。

现在王凯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就是“突然

发现，拼一拼，我们也有可能拿冠军”。经过5月

初第一次大运会资格选拔和6月初的这次比赛，清

华男游的7名队员入围了大运会北京代表队，王凯

峰、姜朔和孟澄也在这时被肖龙寄予了获得大运会

奖牌的厚望。

7月1日，肖龙带着七个人来到了芦城体校参

加北京市集训，这所北京市体育局重点竞技体育训

练基地位于大兴区黄村卫星城，对外宣传的“环境

优美”在鲜少来过体校的孟澄看来只是“偏僻、荒

凉，出门就是高速公路”。北京代表队的所有男子

游泳选手被召集到了这里，多年摸爬滚打一起走来

的对手们在这一刻亦友亦敌。

但很快，条件差、对手强就都不是最可怕的

了。

清华男子游泳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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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都是自小开始练习游泳的运动员，每天

一万米的训练强度依然没有谁能轻易吃得消，

很多人都是一边游一边抱怨。孟澄开始幻想自

己穿梭在一个多维空间里，浮浮沉沉间灯光明

灭，手臂一划，便穿越了一个维度，终于游够

了200个来回，瘫软着爬上岸边后就只有躺着休

息的力气了。

更严酷的训练还在后面。8月初，集训地点换

到了昆明，为期三周的高原训练机会来之不易，

体育部领导特意拨了3万多元，男游才得以成

行，第一次来到高原。

一周的短暂适应后，进入了提高成绩的关键

期，孟澄却在这时受了伤，脚背表皮在一次训练

后放松肌肉时挫伤，但没引起他的足够在意，下

了两天水之后伤口严重感染，只能留在陆上做器

械、吃蛋白粉、长肌肉，“眼看着别人在水里越

游越快，自己只能干看着，什么都做不了”。

事实上，即使最终克服了伤病来到大运会，

孟澄的参赛历程依旧一波三折。

到了天津，孟澄才发现自己忘记携带身份证

和学生证，证件从北京寄到天津的途中又出了事

故，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而此时报名已经截

止，教练和主办方几经交涉之后，他才终于重获

参赛资格；50米仰泳比赛一开始，本就不擅长出

发的他更是在入水的一刹那脚步蹬滑，落后第一

名半个身子的距离，奋起直追的孟澄直到最后五

米才终于反超对手，帮清华男游拿到这枚弥足珍

贵的首枚金牌。

状况频出的男游还是笑到了最后，被肖龙寄

予厚望的三个人都拿到了奖牌，参赛的七个人都

进入了前八，宣布第九届大运会男子游泳团体冠

军得主的那一瞬间，王凯峰觉得“心里憋的那口

气终于出来了”。

“五点到六点半，校队专用泳道”
时间倒回到2010年末，尚在高三的孟澄还

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十几年来第一个

夺得大运会冠军的普通大学生。那时的他刚刚

拿到数学竞赛的保送资格，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过犹豫，最终，陈明游泳馆的环境

孟澄获奖后和肖龙教练在一起 写满签名的祝贺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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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成为吸引他来到清华的最后一块砝码。

军训时他就早早打听好了游泳馆的位置和开放

时间，开学第一天，几天不游泳就浑身不爽的孟

澄来到这里，刚跳入深水区游了一会，就有人来拍

他，“同学，不好意思，这是校队训练专用泳道，

麻烦你到其它泳道游吧”。孟澄连声答应，却依旧

不紧不慢地游了个50米，没曾想就这样吸引到了

肖龙的注意，并最终在肖老师的邀请下加入到清华

男游。

这条供男子游泳队训练专用的泳道前，每天下

午5点到6点半间都会竖起一块牌子——“五点到六

点半，校队专用泳道”——十名队员每次训练都要

在这里游上至少十几个来回。这么多年来，误入校

队泳道的除了孟澄之外，带来的往往更多是麻烦和

冲撞。

清华男游是北京市六支高校男子游泳队里唯一

的一支B类队（队员运动成绩达标，高考分数超过

一本线），和A类队（队员运动成绩达标，高考分

数超过二本线65%）不同，男游要在保证队员正常

学习的前提下训练，所以没法抽出整个下午，日常

训练时间十分有限。

有限的不止是时间，陈明游泳馆面向全校开

放，下午5点到6点半来这里游泳的人络绎不绝，队

员们只能在深水区的一条泳道内进行训练，所有人

挤在一起。“即使这样，还会有泳客抱怨我们占用

了泳道”，更让王凯峰难以释然的是，训练需要的

陆上器材也严重不足。

正是在这条泳道里，孟澄的50米仰泳成绩从入

学前的29″多提高到大一上的28″2，大运会的夺

冠成绩27″42曾在这里游出过两次，而王凯峰的50

米蛙泳成绩也是在这里提高到了30″内。

“活了20年，想拿到的都拿到了”
孟澄的爸爸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想了三个含义，

最重要的一层便是“梦想成真”。这位大学时代每

天绕着外滩跑一圈、回来冲个凉水澡就去上课的父

亲遗传给儿子的不仅仅是对运动的热爱，在每一个

需要抉择是否放弃游泳的关键时刻，他都给了儿子

足够的宽容和沟通。

“活了20年，想拿到的都拿到了”，孟澄如今

已经把游泳作为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一部分，是自

信心的最大来源。“哪怕在其它地方做得再差，生

活得再崩溃，只要一跳进水里，一开始游泳，我就

觉得没有什么能难倒我。”

而这20年，也正是肖龙在清华奋斗的20年。

1988年，已经从家乡的小河里游到了邵阳市游泳队

担任教练的他厌倦了“没有秩序，没有规矩”的生

活，借口回家探亲，跟体委领导请了十天假，偷偷

来到北京参加北京体育大学入学考试，从一众复习

了半年的考生中突出重围。

1992年，他放弃了海淀体校、重庆、南京等

地游泳队的选择，来到清华做老师，“我喜欢大学

的氛围，喜欢教育人。”在清华的20年里，他见

证了游泳馆建成后清华游泳文化的普及，除了带

清华男游训练外，还教高级游泳班的课程，每节课

前会给学生讲上五分钟，“常识是什么，经验是什

么”。

“运动员训练就是要一遍一遍虐待自己的身

体，但是在身体承受痛苦的过程中，你得到成绩提

高、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的欣喜，也得到荣誉，精

神上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体育的价值。竞技体育需

要的是‘蜕变’，因此她‘很痛’，不愿意锻炼的

人是因为目前体育制度的功利色彩太浓，本来应该

享受的群众体育也以竞技体育的模式出现。从而

让他们置身于‘痛’之中，却忽略了其实应该‘享

受’的根本。忍受和享受是两种态度，忍受体育的

人自然不会愿意参与其中。”

清华男游无疑是享受体育的典范，更多的时

候，大运会团体冠军更像是这十一个男人从第一

次预选时就跃跃欲试的一个梦，也是视他如父如

友的队员们拼尽全力送给肖龙执教20年的一份完

美礼物。

（转载自《清新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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